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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真遇到了一场意外。
若是知道会发生这样的

意外，袁真是断然不会跑到
楼顶去的。她脚下这幢新落
成的办公楼虽然不高，才十
层，但是在鳞次栉比的高楼
簇拥下，显得特别打眼。原
因很简单，它是这座城市管
理者的办公地，是莲城政治

生态中的第一高楼。她两手
扬起，将一只脚踏到了边缘
的坎上，仿佛想纵身一跃，
便乘风归去……就在这时，
楼下的甬道上有人发出了短
促的惊叫：“啊，有人跳
楼———！”

惊叫者是个女子。惊叫
声霎时刺疼了许多人的神
经，他们纷纷向天空仰起头
颈，去辨认楼顶那个轻生者
的面容。从这一刻起，市委有
人跳楼的重大新闻就开始向
莲城的各个角落流传。

而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的袁真，对楼下发生的一切
懵然无知。她仍眯着眼，享受
着她自己的那份迷茫与宁
静。直到一阵警笛的鸣叫由
远而近，她才睁大眼睛往楼
下望去。这时，一个严厉的男

声在她身后响起：“袁真，你
不要这样！”

袁真一回头，便看见了
市委秘书长吴大德神色紧张
的国字脸。吴大德向她走了
几步，就停下了。吴大德身后
跟着的一群人也停下了。吴

大德向她扬了扬手，痛心疾
首地道：“你还年轻啊！”袁
真茫然地眨眨眼，不知秘书
长所言何意。她一时无法理
解眼下的情景。吴大德急切
地说：“你有什么想法，有什
么要求，可以向组织上提嘛！

我知道你有想法，这次提拔，
不是你不够条件，实在是名

额有限，职数有限。你的级别
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你的

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也
不要为此想不开啊！”袁真
愣住了，直到这时，她才明白
她陷入了什么样的尴尬。吴
大德叫道：“你千万不要冲
动，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提
拔的事，组织上可以重新考

虑的！”袁真恍如置身一个
荒诞的梦境，没有一点真实
感。她稍稍冷静下来，乜了吴
大德一眼，说：“你的意思是
说，只要我不这样，就可以考
虑提拔我？”

“嗯，可以这样理解！在
我分管的范围内，提谁不提

谁，我还是可以说了算的。你
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好不
好？”吴大德右手有力地拍
打着胸脯。袁真恼了，脸涨得
通红：“你们是不是都认为，
我得不到提拔就应该想不
开？我憋闷得很，我就不能来

楼顶站一站，透口气？”吴大
德惊讶地说：“你是来透气

的？”袁真不言语，回头望望
楼下。围观者密密麻麻一片，
其间还夹着一辆蓝白相间的
警车。一阵嗡嗡的议论声隐
约传来。对这样的情形吴大

德显然很生气，抹一把头发，
厉声道：“既然如此，你还不
过来，还站在边上干什么？你

不怕死吗？”袁真便往里走
了几步，嘀咕着，活都不怕我
还怕死？

吴大德脸色发青：“走，
到我办公室去！你还嫌你造
成的影响不够恶劣是吧？你
看看，惊动了多少人！机关的

形象被你败坏成什么样子
了！” 袁真态度激烈起来：
“我来透透气就犯下大错了？
说我要跳楼，是对我的人格
侮辱！我就不去。”“你敢！”
吴大德指着她，“你一个机关
干部，敢不服从领导？”袁真

瞟着他说：“你不怕我跳楼
了？”或许是她的神情太怪
异，吴大德一时张口结舌，竟
无言以对。

袁真从吴大德身旁走了
过去。她下了楼梯，穿过楼
道，进了自己位于六楼的办

公室。一路有许多眼睛盯她，
而议论声如蜜蜂乱舞。她在
办公桌前坐下，拿起茶杯喝
了几口水，忽然就伏在桌沿
上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不
明白为何要笑。她全身抖动，
笑得就跟古人形容的那样，

花枝乱颤，眼泪都迸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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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阿诺抵达迈阿密，

当他从飞机上走下来时，他是
人们见过的体格最健壮的健
美运动员，他完全有理由相信
自己将获得1968年国际健联
宇宙先生称号。21岁的阿诺
走路时昂首阔步，充满了自信
和狂傲。里奇·韦恩感觉到阿

诺对自己的能力确信无疑，并
蔑视一切。这些从他在舞台上
的表演，他外八字大摇大摆走
路的方式，以及他挺着胸脯的
气势都可以看出来。

阿诺体重 114公斤，这

超出了在比赛中应该保持的
体重，但是他却认为体重越
重越好。从这点来看，参加预
赛的其他选手都不能与他相
提并论。其中一位名叫弗兰
克·赞恩，他比阿诺矮七八厘
米，却轻 29公斤。按阿诺的

理论来说，一个身材小巧的
人与身材庞大的人站在同一
个舞台上，赢的往往是后者。
赞恩体形完美优雅，每一部

分都恰到好处，好像一块模
板，是上帝经典的创作。对于
赞恩来说，又粗又胖的阿诺
几乎不能让他感到畏惧。他
的一位曾在伦敦待过的朋友
告诉他：“别担心阿诺，他的
体形根本不够格。阿诺身材

庞大，皮肤光滑，像块白色的
果汁软糖。”阿诺看上去苍白
无力，而赞恩的黄褐色皮肤
如此完美，以至于就像在烤
肉架上烤过一样。

在决赛中，阿诺最终屈居
赞恩之下，终于认识到这个世
界并不是他原来设想的那样。

那天晚上阿诺回到宾馆，
哭着睡着了。在迈阿密海滩，

没有了那些德国朋友的陪伴
和保护，他感觉一切都那么奇
怪而又让人费解。因为他没有

打算在这儿久待，所以也没带
衣服过来。来美国一直是阿诺

的梦想，但这仅仅是一个可怜
人的梦想。除了梦想，他一无
所有。

第二天阿诺去找韦德谈
话，这时他已不再是那个傲慢
自大、以为自己肯定能赢的家
伙了。现在他有求于人。韦德

曾经看到阿诺盯着胜利者奖
杯时那渴求的目光，也只有他
才会注意到。如果在迈阿密阿
诺赢得比赛的话，韦德将在他
的杂志上为他庆祝胜利，但是

那样他就得不到他所需要的
故事情节了。“即使他赢得了

宇宙先生的称号，他仍然不得
不来找我们。”韦德说，“因为
除了这儿，没有别的地方能够
将他偶像化，使他得到提升，
诸如此类。”

韦德最基本的动机并不
是无私奉献。他说他办的杂志

发行量正在下跌，因为这项运
动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如果他
能将阿诺·施瓦辛格培养成这
个时代最伟大的健美运动员，
那么他将不仅是这个神话的
缔造者，他的杂志和商业王国
也将因此受益无穷。

“我感觉这个人将成为
健美运动的超级偶像。”韦德
说，“我觉得他就是那个人，
因为他比大多数人都要高，他
体形庞大，而且非常有魅力，

人们都喜欢他。甚至连他的对
手也喜欢他。”

由于阿诺受到在迈阿密
的失败之辱后，正想洗耳恭
听，因此剩下的只是要说服阿
诺。“我说：‘如果你真想知道
那些家伙是怎样训练成冠军
的，那我把你送到加利福尼亚
去怎么样？机票由我来负

责。’”后来韦德回忆道，“你
可以成为那儿体育馆的一员。
这事我来给你安排。我保证给
你一套房子、一辆车和足够的
食物。我将采访你，把你推向
整个世界。”

在此之前，韦德从未像赞

助阿诺那样赞助过其他人。他
承诺不仅要大大改善阿诺的
体形，还要提升他的形象和知

名度。阿诺咧嘴笑了。“哦，老
兄，”他坦白地说，“那就是我
的梦啊！去加利福尼亚，在那
儿训练，跟那儿的姑娘和健美
冠军一起去沙滩，这一直都是
我的梦想。我还可以看那些冠
军是怎样训练的。”

ABCDE

十月初大学开学时，张艮

坚决放弃了进大学的机会，准
备再考剑桥。十月十五日，他再
次报名，报考剑桥大学物理系。

张艮有点拿不定主意的是再报
考圣约翰学院，还是另外一个
学院。剑桥大学招生虽然主要
考察学生的成绩，但是面试是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面试的印
象对是否录取有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他再报考圣约翰学

院，面试的老师很可能是同样
的人。让他们接受他们拒绝过
的学生，他们必须有充分的理
由。理由可能有两个：一个理

由是他们以前的拒绝是错误
的；另一个理由是张艮以前的
成绩不够好或面试不够好，但
是现在已经合格。即使是后一
种情况，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
的。因为剑桥录取学生，不能
只看学生的成绩，要通过面试

发现学生的潜力。如果他们现
在录取了张艮，说明他们以前
没有发现他的潜力。

如果报考另一个学院，就
没有这些问题，面试的老师只
会根据他们现在面试的情况，
决定是否录取他。最后张艮决

定报考丘吉尔学院。丘吉尔学
院是一个比较新的学院，比圣
约翰学院要小一些，一年招收
一百三十多个本科生，但是丘
吉尔学院是一个侧重理工科

的学院。十二月又到了，张艮
又要去剑桥大学面试。这次不
是从温切斯特公学出发，与同
学们一起去，而是一个人去。
面试的前一天，IBM 的上司
和同事都希望他面试成功。

在丘吉尔学院面试时，
老师果然知道他去年考过剑
桥大学，所以没有问他的基

本情况，只有一次物理方面
的面试。老师在面试前还开

玩笑，说他几个月不上学，大
脑会不会生锈，会不会把物

理和数学都忘记了。
这一次面试与上次面试

没有什么差别，照样是问一
些基础方面的问题和一些比
较深的问题。其实，张艮很喜
欢面试，特别是剑桥大学的
面试。老师并不期望学生知

道问题的答案，而是期望学
生会用最基础的知识和技
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答
案不重要，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每
次面试后，他觉得不算难。

虽然张艮很自信，认为
他的条件已经很充分，面试
也不错，剑桥应该录取他，但

是随着发榜日期的临近，我
的心情还是越来越紧张，总
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
圣诞节与新年我们连续放
假，想到元旦节的早晨，我们
就会收到丘吉尔学院的信，
如果这次情况更糟糕，材料

都不放入第二批就被丘吉尔
学院直接拒绝，我真不知道
张艮是否能经受得了。

2004年的最后一天，我

还没起床，我太太把我从睡梦
中叫醒，手上拿着一封信，不
等她说话，我知道是好消息。
她激动得几乎有点不成声地
说，张艮被剑桥大学丘吉尔学
院录取了。信很简单，第一句
是祝贺，第二句是张艮已被无

条件录取。因为他已经考完所
有的课程，所以他的录取是最
终录取，而不是预录取。后来，
我们得知，有14343人报考
剑桥，3378名被录取，其中在
英国录取了2815名，在英国
以外录取了563名。

2004年，张艮收到剑桥

大学的两封信。2004年的第
一天，圣约翰学院来信说，他
的材料放入了第二批，结果也
没有录取；那一天，张艮几乎
没有说话，大概是他有生以来
最难过，也是最失望的一天。
2005年的最后一天，丘吉尔

学院来信说，他被无条件录取
了；那一天，张艮似乎也没有
说话，大概是他有生以来最高
兴，也是最自信的一天。一年
的时间，靠汗水、智慧和信念，
他在剑桥大学得到了属于他
的一方天地，作为父母我们为

他骄傲和自豪。我十一年的梦
终于成了现实。

FGHIJK

樊松子捡起信，放在桌子

上。她从容不迫地练完一套保
健操，洗了澡，吹干头发，这才
坐到沙发上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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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来得这样快，有
些出乎樊松子的意料。奇怪的
是，她对这个隐藏在信后的女

人，没有恨意，反而觉得她很
可怜。这封信同样被她放进了

床头柜抽屉。
看电视的时候，老宋喜欢

将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两人一
起感受奇妙的地壳运动。老宋
常常忍不住，嘿嘿地乐起来。
一些瞬间，樊松子会突然地陷
入伤感。身边这个男人，是她

因为喜欢而甘愿结合的。她有
些不明白，过去的几年间，他
们为何会形同陌路，彼此给予
的只有痛苦和伤害。两个距离
如此切近的人，为什么不能一
直地相互珍惜下去。而眼前这

种日子，又会一直延续下去
吗？她心里没有答案，也找不

到答案。
第三封信来得更快。同样

躺在门缝里。樊松子拆信之
前，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
女人，是否也像自己一样，不
知道未来的答案在哪里，她才
会如此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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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松子打了个抖。她起身
将窗户关上。再坐下来。拿起
信的一瞬间，她有些犹豫。看，
还是不看？最终，她还是看了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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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松子的身子接连不断

地打起抖来，她用双臂将自己
尽量抱紧。良久，她平静下来。
她不能容忍自己如此脆弱，那
会伤害到肚子里的孩子。

她靠坐在沙发上，提醒自
己：冷静，冷静！自己尚有一个
孩子。这个孩子对于她，就是

世界，可以抵过其他的一切。
而对于那个面目不清的女人，
也许老宋就是她的世界，可以
抵过其他的一切。


